Part I、午夜的Glass Wanderer

“喀嚓”。多少有些寂寥的金属声响在被染成墨蓝色的训练室中回荡。
墙壁上挂着的是我所熟知的石英钟，现在它正自豪的展示着“午夜十二点”。
但，秒针仿佛是要把这一时刻抛在脑后一般，伴随的嗒嗒的声响，将这浓郁的夜晚向更深、更寂的方向推去。


我，草上飞，就是在这沉寂的午夜时分，来到了训练室。
哎，您不说我也知道，宿舍的门禁时间早就过了。
不过您大可不必担心，像往常一样，校外住宿申请已经提交过了。
其中原因就是为了来这里。为了我这一厢情愿的，单方面的和他的幽会。


☆


我的训练员是个很努力的人。而且和我一样，是一个一旦下了决心，到达成目标为止绝对不会放弃的顽固的人。
若不是这样，怎么会等我拿到第一才愿意当我的训练员。
也许是因为性格相似的缘故吧，只要是与训练相关，我在他面前就会像透明人一样轻轻松松的被看穿。

 “小草的暴走抑制剂”，室友的小鹰一直如此评价。
但实际上，他并不是单纯的“抑制剂”，更是我心底里最见不得人的那一部分的“催化剂”。
如此丑陋、如此泥泞，但又如此狂热而甘甜的——“独占欲”的部分。


到目前为止，他担当的马娘只有我一个。两个人齐心协力，站在各种赛场上，穿过各个出发门，也获得了各式各样的胜利。
他是我的老师、我的挚友，时为兄长，时为父亲……不，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已经比一般意义上的亲人更加紧密。总是有着相同的目标的我们俩，正如字面意义上的“一心同体”一般。


也正是因此，我和他才被起了绰号。“栗发的怪物（海德）”，以及和“怪物”同化的“杰科博士”。
能被赋予《化身博士》里面有名的双重人格称号，还是相当光荣的。
所以这三年以来，我的身边理所当然的一直有他陪着。
而这一“理所当然“，在我的心里更是成为了一种必然。


所以当我知道我可以独占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这名为“不安“的焦躁。


☆


他决定组建参赛队了。
“很快小草就要有师妹啦~“。我到现在都记得说这话时候训练员那满面的笑容。
能当前辈这事我自然是非常开心，更何况，对他来说，自己组建一支参赛队可以说是训练员职业生涯中向前迈进的关键一步。
所以他最近晚上也没有回训练员宿舍休息，而是在训练室熬夜整理资料选择参赛队员。
为了尽量减少他的工作负担，所以我最近也一直在进行自主训练。

……明明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

“不好意思啊小草，不能陪你训练。最近为了选新队员实在是太忙了……后面我一定补给你！”

斜阳透过百叶窗给训练室送上了慵懒的暖意，同时也将这寂寥黄昏的余韵染上了一层轻柔的温润。
将今天自主训练的内容及成果进行了简单报告之后，又到了和他日常聊闲天的轻松时间。


“哎呀没关系，不用补啦~训练也在按照您给的日程表正常推进，不用您担心~”
像往常一样将右手衬在脸颊下，微笑着说着不需要他担心。

“你可真能撒谎啊草上飞。明明心里想让他寸步不离地陪自己一天。”
在心里，却只能说着这样的话。

“身体要是有什么异常情况一定要马上告诉我啊？正因为是小草，我反倒是担心你会不会给自己施加太多压力啊。”

“您也太爱操心了~我知道啦。训练员先生才是熬夜别太晚呀。”

“嗯，我也多注意。不过也没有忙到需要小草替我操心啦。”
这么说着，他轻轻的拍了拍我的头。虽说多少有点被当成小孩子的意思，可就连这一点小小的别扭也被他的抚摸一口气吹走了，尾巴唰啦唰啦的大幅度的左右摇摆着。

明天也得努力才行啊。

“那我就顺便把便当盒子拿走啦~明天您想吃什么？”

“只是小草做的菜什么都行啦。”

“哎呀，这种要求才是最难满足的啊，嘻嘻~”


★

“唉……到最后还是让我担心了呀，训练员先生……”
盯着在书桌上那堆一眼分不清有多少个的能量饮料瓶，我一边苦笑一边嘟囔着。
……等到天明，再把这堆东西收拾了吧。

要说原因的话，是因为我现在无暇顾及这些。
因为最近各自都在忙各自的事，结果白天只有在早上打招呼和傍晚报告训练情况时才能和他有些许交流。
所以，只有现在这个时间里，我心里那“想和他在一起”的欲求才能得到满足。

如果把以上种种全部告诉当时写下“不退缩”的那个自己的话，一定会被她嘲笑和羞辱的吧。
“只是因为这点事情就如此动摇，你的斗争心去哪儿了？你的决心又去哪儿了？”

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在组队这件事情上，自己居然不能发自真心的替他感到高兴。

所以，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好，我想把自己心里的这一份不安给抹去。
即使他组了队，身边有了别的姑娘，自己也能正正堂堂的站在他身旁。

……不被任何人妨碍。

☆

也许是夜晚又深了一层的缘故吧，“咚、咚”地，自己的心跳声异常清晰。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做这一被称作“私通”也毫不为过的行为了。
以“大和抚子”为标准的话，这应当是离这一形象最远的事了。
如果这件事被别人知道的话，那我一定会就此失踪吧。
但是，不管是第几次，每一回都像是第一次一样激动且兴奋。
即便是当下的这一瞬间，我的理性也正被胸中那份对他的卑劣情欲所蚕食、消解。


一步，又一步。似乎就连脚步声都要比以往更大一些。
透过窗户洒进来的微弱月光与配合着脚步声轻轻摇曳的栗色头发，在他的身子上投下细碎的阴影。

“……”

他在沙发上睡得香甜，站在他面前的我却发现自己的呼吸在止不住地颤抖。

“训练员先生……”
我试着轻声呼唤他。

“过来吧小草”。
五个字。只要听到他说出这五个字，我那残存的理性就会立刻消失殆尽，然后……我就会变成一副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某种样子吧。

但不出我所料，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所以我的心依旧焦躁不安。

啊啊，您真是太会捉弄人了——
让少女的双颊显出红潮，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的同时，您却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露出像孩子一样的睡脸……
嘻嘻……实在是太可爱了……
要是您被袭击了……可别怪我呀？


啧，不妙！
你到底在想什么，居然会想对自己的训练员出手？！
你是头动物吗草上飞？！

在危险的妄想从心底爬进脑海的那一瞬间，我咬紧牙关强行把这一念头压了回去。

“对不起，训练员先生……看样子，草上飞是个坏女孩……非常，非常坏的女孩……”
被涌上心头的罪恶感所裹挟，我不由自主地向他靠近，凝视着他的脸道了歉。
当然，我向他道歉的理由，甚至道歉这件事本身，他都无从知晓。

但是，让我做出这种事的，可是您呀。您明白吗？训练员先生。
所以，至少也请您负起一部分责任吧。


横躺在沙发上的他的腰部位置恰好有一点空余。
于是我便坐在那里，将尾巴轻轻放在了他张开的手上。
他的手的温度透过毛发缓缓传向尾巴，感觉就像被他温柔的握着一样。

“呼……”
只是这么坐着，就感觉自己空虚的心被填满了一些。

★


尾巴的护理这件事，之前确实有拜托过他。
马娘和人类在外观上差别最大的点就要数耳朵和尾巴了。
虽说这些部位并不是可以随便乱摸的地方，但是反过来，允许这些部位的爱抚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爱情的表达方式。


第一次拜托他……那应该是，两年前的除夕……吧。
因为马上要参加成年级的比赛，所以那年的初诣无论如何都想去灵验一点的神社讨个好彩头。问题在于那个神社离学校实在太远，就算是坐大清早第一班电车，到那边的时候就已经人头攒动了。更何况，按宿舍早上开门的时间，也赶不上第一班电车。
正当我考虑住旅馆之类选择的时候，训练员突然说“不行就来我家住吧？反正离那边也近一点”。

说实话，有点出乎预料。没想到他居然会邀请我去他家里。

“啊，真的可以吗？“

“……”

“啊啊当然没问题。只是最近根本没回去，等我把房间打扫干净就把钥匙给你。啊，我的话就跟往常一样住训练员宿舍就行了，别担心。”

做事还是这么的滴水不漏啊……
不过，我也没打算就此放弃。

“训练员先生，我听说那个神社的初诣只有训练员和马娘两个人一起去才能讨到好彩头哦？自己一个人去的话，那里面供的神明反倒会给你下咒呢。”

“啊？真的假的。还有这事儿？”

那自然是没有的。

“嗯……反正都是为了小草，又只有一晚上……不行我就找家那附近的旅馆——”

“……”

唉，这个人有时候真的是过于绅士了。

“训练员先生，您就这么讨厌和我同居一室吗？”

“啊？”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想说这种故意刁难人的话，但这个关头，就算是方法稍微强硬一点也必须要过……！

“啊啊，不是，你误会了我绝对没那个意思……对，对了，小草你现在还只是中等部对吧？年轻貌美，十来岁的水灵灵的小姑娘跟奔三的大叔……那个，呃——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又要过夜，这事儿吧从一般大众的角度来看总归不太合适……还有，这事儿要是被学校那边知道了，我铁定是要卷铺盖走人的——哎？我说，小草啊。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啊，你怎么看着还有点开心啊？”

哎呀，真不好意思。当我意识到他有好好的把我当“女人”看的时候，一不小心让耳朵和尾巴把自己的喜悦表现出来了。

“训练员先生不是那种会对我做下流事情的人。还是说……您愿意背叛我这个您亲手造出来的‘怪物’吗？‘杰科博士’？”

“……不可能。以命起誓，我不会有那种邪念。”

“……”
说出这个绰号的那一瞬间，他绷起脸上的肌肉，摆出了比赛前的紧张表情。我所熟知的，他认真起来的时候的表情。
“赌上自己的一切参加挑战，然后赢取胜利”的表情。

把话说得这么斩钉截铁，作为女人确实是稍微有一点受打击……不过能看见他这帅气的表情，这一次就算是公平交易吧，嘻嘻。
更何况，终点线就在眼前了。

“您都这么说了，那我更是没问题啦。”

“问题不在这儿嘛，而且——……啊，没事，一切按您说的办。”

哎呀讨厌，我有放出那么强的威压感吗？

“嘻嘻，那我就期待着和训练员先生的除夕夜啦~”

在这种时候能不拖泥带水的服输，他的这一点我也特别喜欢。


☆

除夕当日。

两个人围着暖炉一起吃了顿热乎乎的晚餐，然后一边剥橘子一边回顾今年的种种……
在这种幸福时光的伴随之下，不知不觉已是深夜了。

轮换着洗完澡，就又到了往常我打理头发和尾巴的时间了，不过……

“训练员先生？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尾巴的打理，要不要来试试看？”

“啊？！”

如果人身上长了尾巴，现在肯定就是直立炸毛状态了吧。

“因为刚刚开始您就一直很有兴趣的在看，当然，前提您得不嫌弃我的尾巴~”

不管训练日程有多么紧张，尾巴的打理我都不会落下。虽说自卖自夸不大好，但，就算是现在这种出浴后刚吹干的状态，用尾巴来吸引男性的目光我还是有些许自信的。

所以，我就握着栗色尾巴的正中央，往他的方向推了出去。尾巴上毛绒绒的柔软发梢仿佛是在招手一般轻轻摇曳。也许是因为房间稍显昏暗的缘故，比起平常那健康明亮的光泽，此刻毛发却显得有些暗淡，但又更突显出一层煽情与妖艳。

“不，不好意思……打理的时候盯着看，让你不舒服了吧……”

一边说着，一边努力尝试将视线从我的手边转移的训练员。
嘻嘻，总感觉有点可爱。

“哎呀，您这可就想太多了。是真心的啦，真心。”

当然真正的理由是“想被你触碰”，但是这种话我怎么可能说得出口嘛……

“真，真的没问题吗，交给我？知识嘛可能还有一些，经验可是真的一点儿都没有啊？”

“没关系。我会稍微教您一些手法的。而且，据传除夕夜让训练员给自己梳毛，明天的参拜会更有效果哦？”

“真，真的假的？这神明大人可真够好事的啊……”

虽说进了美容院会打理的特别仔细，但是具体到每天的话其实也只是用梳子把毛整理整理，然后涂一些尾巴用的精油就结束了。而且涂精油本身也可以算作是按摩，我也特别享受每天的这个过程。

而今天，是他亲自帮我做。

“那，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把尾巴专用的梳子递出去，他便战战兢兢的开始梳理我尾巴上的毛发。


★

从结论上来讲，那一天他的手法比我想象的还要温柔。
自那以后我也时常用“释放压力”的借口请他帮我打理尾巴。

回想起这件事，现在正在他手上的尾巴便“唰，唰”地轻轻拍打着他的掌心。
虽说就这么放任不管的话可能会吵醒他，但是这种方式的亲昵实在是令人欲罢不能。
拜此所赐，心里的那份空虚似乎又被填满了一些。

当然，这一行为并不仅仅是为了排解寂寞。
尾巴是马娘的气味最为浓厚的部位，仅仅是简单的触碰，也很容易留下痕迹。
当然，人类可能闻不出来，但是同类的马娘的话，一下子就能辨别得出。
所以，这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肌肤之亲……更是标记（marking）。

明天，不管是哪位马娘来，她们知道的第一件事都会是：“这个人是草上飞的训练员”。

劳您费心了，不过没关系的，这可是正常范围内的独占欲哦。

☆

在他的手被我的气味完全浸染，以至于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的我都能注意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

今天他少见地睡在沙发靠里面一点的位置，身体也摆成了く字形。虽然可能会有点挤，但沙发余下的空间似乎还可以容下我。
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心脏的声音似乎比起刚才还要更加躁动了一些。

这种机会，还真的是第一次。
换句话说，只要我背对着他，并且跟他用一样的く字形躺下来的话——

思考才进行到一半，身体就已经自己先动起来了。
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沙发上了。

接着，身体一点一点的向他的方向挪去。
仿佛是跟空间站接轨的宇宙飞船一样，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调整，在不碰到他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接近……

“成……成功了！”
心中暗自窃喜的那一瞬间，我屏住呼吸，全神贯注的用耳朵倾听着他的反应。

除了秒针的滴答声响和他的安静呼吸以外，训练员室依旧被寂静所包围。

“呼，太好了……好像没吵醒他。”
虽说没有被子，但是现在的状态和所谓的“同床共枕”并无太大区别。更何况他高了我足足20多公分，在现在这种体势下，自己就像是一只被他刚刚好抱住的抱枕一样。

虽说没有直接的肌肤接触，但是由于距离极近，我甚至可以从背后微弱地感受到他散发出的体温。那是在训练时一直包裹着我的温暖。最近好长一段时间都未曾感受到的，他的温柔。

还有他的味道。离得稍远一点会让我觉得安心，靠得稍近一点会让我觉得幸福，贴得更近的话会让我心悸不已——
现在这个距离的话，他的味道则是能让我迷离恍惚的剧毒。
而通过沙发传来的他的心跳，与我自己的交织混合在一起，仿佛是真的在使用同一个身体一样。

“吸……呼……”
压低声音深呼吸，试图让自己平静一些。

他的平稳呼吸抚过我的耳朵，稍微有点痒痒的。耳朵不由自主的动了动。
与此同时，尾巴这次也唰地搭上了他的腰，缠住了他的右手腕。

“……”
望了望窗外，新月已然高悬夜空，透过窗户送来它清冽的光芒。
这个夜晚，大约还剩下一半。

啊——如果夜晚的时间能再长一些，那该有多好啊……

☆

在他怀里发着呆的我，视线不由自主地被他微微张开的左手所吸引。
中指的指甲反射着月光，显得格外晶莹剔透，就像是在邀请我一样……

啊啊，现在立刻就想要紧紧握住他的手，让它轻抚过我的脸颊，然后亲吻那宽厚的手背……手指也要一根一根的吻过，用舌头尽心地舔舐，并在上面留下我的齿痕……

但是这样一定会吵醒他的，所以不能这么做。


明明不可以……

但独占欲此刻又一点一滴慢慢涌了上来。

不好，必须得把视线移开了。这次真的不妙。

动用起自己全部的理性转过身，让自己背对他的手。

也就是说，我现在是正面面对着他的胸膛的。
下一瞬间，他的味道就像海浪一样一口气向我袭来。

糟糕。

啪的一声，我似乎听到了脑海中某样东西破碎的声音。

等我再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从自己的掌心，感受到了他脊背的温润触感；
我的唇上，则是他的衬衫的顺滑质感；
我的鼻尖前，则是衬衫后面他的皮肤的温度；
而我的耳朵里——

“小草？”

是他的声音。
